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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陆先生举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录音 

 

2016年 10 月 2日，希望之声节目主持人高洁，在广播电台直播室，与追查国际主席汪志

远联线，共同接受了美国加州陆先生向追查国际举报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

行。下面是现场实况录音和听打文字。 

 

举报时间：2016年 10月 2 日 

 

举报现场：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直播室 

举报人：  陆先生 

主持人：  高洁 

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 

 

举报现场录音 

高  洁：能听到吗？ 

汪志远：能听到。 

高  洁：陆先生就在我直播室的对面，我现在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陆先生，你来美国已

经二十年了啊？ 

陆先生：对对对。 

高  洁：上海人啊？ 

陆先生：对，上海人。 

高  洁：呃，你过来会不会害怕呢？ 

陆先生：你说没害怕倒是不现实，我害怕回去他们可能会找我麻烦了。因为我知道他们里

面的黑幕。 

高  洁：嗯。 

陆先生：而且我刚才讲到的国保的那个人。 

高  洁：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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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不配合的话，就是把这个事讲出去捅

出漏子来，那他比如说是我， 让美国政府送他回来。我说不可能的事情。他说

你真傻，他说，你不有行李要托到美国去吗？他说美国人查出东西就是那个毒

品的，他们说可以在里面放东西就是毒品。 

高  洁：哦，栽赃你们啊！ 

陆先生：呃，他们相当的坏。栽赃陷害，我有一个同学叫张康林，他就是这样，抓进去

了后，出来没多长时间就死了。他们把他关在很潮湿的地方。 

高  洁：嗯。 

陆先生：人家晒太阳他不让他晒太阳，他也是政治上的，然后老是往他房间了喷水。 

高  洁：坏呃太坏啊，怎么这么坏呢！ 

陆先生：真是坏透了，以后不可思议呀！ 

高  洁：能听到吗？汪志远？ 

汪志远：能听到，听我声音怎么样？ 

高  洁：能听到。 

陆先生：能听到。 

高  洁：好，那我大概讲一下背景。我是希望之声节目广播台的主持人，我叫高洁。我们

邀请汪志远先生做访谈的时候，在九月末啊，在做访谈的时候在介绍美国 343要

求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提案的时候，我接到了陆先生直接打来的电话，他表

示呢想做一个举报。他在多少年前就已经听说了活摘器官的这件事情上，他知道

中共的人包括医疗系统的人，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那今天是二零一六年的十月

二日早上 9：14分，那陆先生已经坐在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直播间了，谢谢

你陆先生。你讲一下你叫什么名字？那你先给汪志远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陆先生：汪先生您好，我的名字叫陆树恒，大陆的陆，一棵树的树，恒心的恒。我是 50

年出生的 ，50年，上海人。然后我现在反映一件事情是，我经常听新唐人电视

台跟希望之声电台了，然后说起活摘的事情，大陆共产党活摘法轮功器官跟其他

人体器官的事情。我听了，我知道里面的一点事情，我一直没有说。为什么没有

说呢？因为我有很多顾虑，怕他们大陆人，我回去找麻烦，我毕竟现在是绿

卡，然后一直没讲。我实在是憋不住了，那天我听了高洁小姐讲这个事情之后。

我知道共产党活摘的事情，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但是我也希望目前不

要说出我的名字啊，什么情况，因为我大陆有房子他们还没有给我，一旦给

我，我考了公民在电视我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我的房子还没有解决所有我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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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美国公民。一旦房子解决了我拿钱以后我成为公民我就什么都可以了，没有

后顾之忧了。 

高  洁：嗯。 

陆先生：我现在反映的事情是这样的，是大陆医生，武警系统他们活体摘取的事情。是

这样子情况，我那个嫂子名字叫周玉。 

汪志远：等一下，我先问一下陆先生，我听了你的介绍，就是你现在要向我们追查国际举

报一件事情，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陆先生：对。 

汪志远：对吧？ 

陆先生：对。 

汪志远：这个事情发生在哪一年？ 

陆先生：我是零二年的时候回去，呃，她跟我讲了。 

汪志远：好，那行。零二年是你的嫂子对吧？ 

陆先生：是我嫂子的姐姐。 

汪志远：哦，你嫂子叫什么名字？她姐姐叫什么名字？ 

陆先生：我嫂子叫周玉。 

高  洁：周恩来的周。 

陆先生：玉就是冰清玉洁的玉。他的姐姐叫周清。 

高  洁：清澈的清。 

陆先生：我嫂子今年六十二岁她属马，他姐姐可能比她大两岁，六十四岁左右。 

高  洁：六十四岁。 

陆先生：她以前在上海市浦东医院妇产科当妇产科主任。 

汪志远：好，好。 

陆先生：然后，她后来到上海宛平医院当院长。 

汪志远：嗯。 

陆先生：她男人，他家里多有背景啊，她男人叫毛叔平，就是三毛的毛。 

高  洁：毛泽东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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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叔，叔叔爸爸的叔。 

高  洁：叔，叔叔爸爸的叔叔啊？毛叔平是她丈夫。 

陆先生：平常的平。她丈夫是山东平度人，他离休或退休的时候是上海市司法局当党委

副书记，不是就是副局长，与江泽民这帮人很好。他之前在上海劳改局当副局

长，不是就是党委副书记，一定的。 

汪志远：OK 。 

陆先生：然后我现在讲周清的事情。 

汪志远：好。 

陆先生：周清的事情是这样。我零二年回去的时候对吧，我哥哥嫂嫂请客吃饭的时候，

我们住在下面，他们住在楼上，吃饭的时候都在下面。然后大家在一起，他来找

我讲一些事情什么的，然后我在美国嘛，然后可以听到一些有没有需要移植方

面的人，在美国很紧缺的。我说我做装修涉及不到这些人，他说你留心着，你

联系到一个人比我装修远远赚钱了。我说是什么事情？他说是器官肾脏啊什么

这样事情，他讲啊什么眼角膜啊什么的他讲起这个事情。 

高  洁：眼角膜。 

陆先生：还有肝脏，他说肝脏。 

高  洁：让你介绍想移植器官的病人到上海？ 

陆先生：对对对。后来我说你会不会做？她说我会做但是我现在不做了。我问她你后来为

什么不做了？她是做这个事情做噩梦。我问她怎么会做恶梦？她说做过几次。

我当时对这个事情没怎么重视，我想做这个手术很了不起。她说她本来就是做这

个外科妇产科的。后来坐一起的时候，她男的亲口跟我讲，她到部队医院去做

的，他还说来钱很快，数额蛮大的。所以他说你去外面去弄啊，他说这个质量

都相当好，都是鲜活的都是活的，他说。我当时不知道活的是什么事情。当时

吃了饭过了几天以后，我问起我嫂子，她说做了器官以后做恶梦，然后她不做

了，当时她已经做上海宛平医院院长了。 

高  洁：上海宛平医院还不是著名的外科移植医院对吧？ 

陆先生：对，她不是到她医院去做，她到武警医院去做。她男的亲口跟他说做一个就给

她钱，给他老婆钱，来钱很快。 

高  洁：等于说是武警医院到外边找移植医生到他们医院去做手术。 

陆先生：一个是找，一个是她男的想赚更多的钱让他太太去。 

高  洁：让他太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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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很贪了，他们已经弄了很多很多钱了。 

高  洁：嗯，那你再描述一下那个供体是新鲜的，你询问他的那个细节你再讲一下好吗？ 

陆先生：当时我说你怎么是新鲜啊？他说这方面你不知道。之后我去问问我嫂子，她说她

做了几次她做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害怕，她开刀的时候人家会拼命的叫，

痛的要命。我说怎么不麻醉？她说有的地方麻醉，有的地方不麻醉，就这样

讲。他也是听她嫂子讲的。当时我也没怎么重视，这个我讲心里话。 

高  洁：当时二零零二年你自己在美国也没有听说过活摘器官。 

陆先生：没有听到。后来随着年份增大，越来越大，电台报纸都在讲活摘器官，我想这个

事情跟它连在一起。后来，我问我嫂子你姐姐现在还做不做啊？她是现在不做，

叫我不要在外面乱讲，这是两三年之前的事情。 

高  洁：嗯。 

陆先生：她叫我千万不要在外面讲，怕找麻烦，就这样。我有邮箱做了记录，我一定要

讲。因为汪先生你不是经常在电视上讲嘛。而且我知道大陆政府，大陆共产党很

迫害人，我都知道，我亲身经历过。 

高  洁：你再描述一下，你刚才再讲到她手术拿活体器官的时候，她说必须是新鲜的，一

麻醉就不好使了，是吗？ 

陆先生：哦，是后来讲起，（周清）她说麻醉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麻醉，需要的地方不

能麻醉，她说你不懂，你不懂的，她说越新鲜越不能受过麻醉这个东西越好，

她说保证质量，你放心。她知道我装修跟医生接触很多嘛，我都是帮医生装修

的，然后跟我嫂子讲我说都是帮医生装修的，一个介绍一个介绍都是医生，我嫂

子听到就来劲了嘛，然后跟她姐姐讲，她姐姐到我家来吃饭的时候说这个事情。 

高  洁：嗯，所有，后来，你再讲一下这个周清哪，她做了几次活摘器官移植的手术，但

是现场被活摘的人在大喊大叫（被打断） 

陆先生：（非常激动的）对对对，刚进去的时候始终说“法轮大法好！” 

高  洁：这个你也听到了？ 

陆先生：这个我没听到。我嫂子听她姐姐亲口讲的。 

高  洁：二零零二年她做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被活体摘除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陆先生：她知道，他肯定知道。 

高  洁：描写的那些人喊的时候就是喊“法轮大法好”？ 

陆先生：呃，后来就拼命的叫痛。旁边都有武警了，包括有部队医生在一起呀，三四个

人，四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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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洁：当时你有没有询问她细节，他喊的时候那人动给他绑在床上了吗？还是怎么样？ 

陆先生：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事情。然后她就说是新鲜的，她说都是法轮功。 

高  洁：二零零二年就已经说这个事情了。 

陆先生：呃，就说是法轮功的人，他就这样讲。当时法轮功我们登记表格的时候都要写

好，说什么到国外去不要加入法轮功的什么什么，是这样事情。 

高  洁：嗯，那你再能回忆一下吗？当时你嫂子说她姐姐做完手术后做恶梦这一部分，还

有其它更多的细节吗？ 

陆先生：就是这样，她说做恶梦不敢做，她说钱没这么好赚。我嫂子亲口跟我讲的。大

 概在三年前，我嫂子亲口叫我讲不要提这件事情。 

高  洁：大概在二零一三年？ 

陆先生：对对对，一三年我母亲没有的（逝世）那一年，她再三跟我讲不要讲这个事情。

之前大概在四、五年之前也跟我讲过不要提起这个事，他们害怕了。 

高  洁：嗯，这个时候国际上已经对活摘器官在关注了。好汪志远先生，你补充，你那边

有什么还要问的？ 

汪志远：呃，很好，现在基本上已经比较清楚了。哦，陆先生，那就是你嫂子的姐姐周

清，她做过器官活摘的手术。 

陆先生：对对对。 

汪志远：在做手术的时候被取器官的人大喊大叫喊痛，喊法轮功大法好，是吧？ 

陆先生：对对对，进来的时候绑起来的时候喊法轮大法好，后来 就喊痛就惨叫….. 就

这样。 

汪志远：好。进来的时候喊法轮大法好。 

陆先生：进来的时候他们把他带进来了，绑是绑在台子上。我嫂子讲的，我嫂子她也不

会骗人，她也不知道当时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外面活摘器官的事。后来才知

道。大概在五年前我嫂子告诉我不要讲千万不要讲，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

就做了这个事情，更加知道他们做了这个事情。我也想反映这个事情。 

汪志远：嗯…对。 

陆先生：希望到现在我讲暂时不要公布我名字什么的。因为他们马上会知道，因为他的…

他男人叫毛叔平嘛，他的女婿是国安的专门搞国内国外这种，也是负责好像什

么邪教这里来他就，他跟踪什么的。 

高  洁：所以周清的丈夫退休之前是司法系统的，呃，这个，周清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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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不是，周清的女婿是国安的。 

高  洁：是国安系统的。 

陆先生：但是，都是，现在应该都是由… 

高  洁：现在还在国安系统？ 

陆先生：呃，现在国安专门盯人什么啊。 

高  洁：国家安全局，对。他有没有让你做什么事情那？ 

陆先生：嗷，他没有让我做事情，但是，他就是，当时，他那个，他叫毛叔平本人跟我

讲，他说，你在外面有做装修，万一听到，就是让医生，他说有这方面消息，我

说我这方面没消息，我做装修，他说你认识装修都是医生吗，因为我以前跟我嫂

子确实是讲，我做装修确实都是医生，然后，他说可以通过他们把人介绍过

来，比我装修还赚钱。 

高  洁：让你介绍病人？ 

陆先生：唉，让我… 

高  洁：他有没有跟你打听周围法轮功学员，问你知不知道这些事情那？ 

陆先生：哦，他这个倒没，他这个倒没打听。 

高  洁：周青的丈夫是原司法局的副局长，或者是副书记。 

陆先生：嗳，党委副书记，这之前是上海劳改局，那个。 

汪志远：刚才说是哪个是国安局，国安的？ 

高  洁：是周青的女婿，目前还在国安系统。 

汪志远：哦，周青的女婿目前在国安系统。 

陆先生：嗳，然后我再…，哦，哦，你讲。 

汪志远：这个清楚了，很好。 

陆先生：然后，我再补充一个事情噢。噢，毛叔平，是吧，他亲口跟我讲，他原来在，是

在，呃，在就是劳改局的时候，他劳改局，不是副局长就是党委副书记，这是

肯定的，因为他，他的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他好像是想顶替的，他原来就在

这个里面做，他还说，关在里面的人，对吧，他们都拿去做试验了，后来他们

要人的吧，他说，我让他们签字，他们不签字的。有的是，他说再打个电话

去，让这个录音录下来，避免，他说，他以后就是留后遗症。他亲口跟我讲

的，毛叔平亲口跟我讲的。 



8 
 

高  洁：谁跟他们，谁跟司法局要犯人，做什么试验？ 

陆先生：不是，不是司法局，他在劳改局，他在劳改局的时候，就是，人家问他来经常

要，要… 

高  洁：要犯人？ 

陆先生：嗳，要犯人。 

高  洁：嗯哼，要犯人做什么试验哪？ 

陆先生：他，他，这个，这个他…做什么试验，他说要人，我说要人做什么，他也说里

面…里面，就是，摸摸很黑很黑的事情。 

高  洁：嗯。 

陆先生：要人，我现在知道，都是，搞去，他们可能是去活摘。哦，还有一个事情，我可

还跟你讲，现在，呃，在两年之前，这是肯定，两年之前，我外甥的吧，我外

甥叫崔照生。 

高  洁：崔… 

陆先生：崔，就是一个山，下面一个佳。 

高  洁：山下面一个佳，崔。 

陆先生：嗳，他是山东平度人 

高  洁：崔照生， 

陆先生：嗳，他跟毛叔平是老乡，毛叔平就是… 

高  洁：你外甥是什么关系，你的姐姐的孩子？ 

陆先生：是我自己姐姐的嫡亲儿子。 

高  洁：你亲姐姐的儿子?呃，叫崔照升。照是哪个照？ 

陆先生：就是日照的照，太阳照。 

高  洁：太阳照射光。生是哪个生？ 

陆先生：生命的生。 

高  洁：生命的生。 

陆先生：他是五七年生的，五七年属鸡，五七年。 

高  洁：五七年，一九五七年吗？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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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嗯，对的。他们在…呃…，现在说三年，我妈妈没有三年，他三年之前的吧，现

在还在说，现在我不知道了，三年之前他们就…凡是送到他们派出所的法轮

功，就是炼法轮功的，他们现在就直接送到浦东，就…我当时问我外甥，我说

送到浦东什么地方？他说，他说，叫我这个不要问。我说你少做这种事情，因为

他是在派出所里面是…，就是专门做这种…，就是讲得不好听就是坏事情的，

把人抓进去，主要是前两年之前我又留心他关于把法轮功送到浦东，问他什么

地方，他没讲给我听，他说肯定的，他们，那一天他还告诉我，呃，抓进来一

个女的法轮功，进来还说法轮功好，他说换了以前我们早就收拾她，现在不收

拾，车子一送就送到…没有记录，他说不做记录，他说避免麻烦，可以拿五百

块，他就这样跟我讲，但是他拿不到五百块，他就这样讲，送到浦东去，现在

抓到人，抓到法轮功就送浦东，上海浦东。 

汪志远：送到浦东什么地方？ 

陆先生：他…，我问他，他没告诉我，但是我外甥他一定知道。 

汪志远：嗯。 

陆先生：他…，他是，他是协警，我说以后出事情就找你。 

高  洁：他是协警？ 

陆先生：嗳，他是协警。 

高  洁：嗯。 

陆先生：他们都叫协警出面啊，打人啊，抓人啊，都叫协警出面。 

高  洁：我在这再跟你证实一个细节，刚才你提到，这个，毛叔平啊，他担任劳改局副局

长，或者是副书记的时候… 

汪志远：副局长。 

高  洁：呃，有那，有人跟他去要犯人去做试验，那么呢，他，他怕自己将来自己担责

任，他都有录音，作为保护自己的一些证据… 

陆先生：嗯。 

高  洁：记录。 

陆先生：记录，他说。 

高  洁：OK。 

陆先生：这个人现在退休，他比… 

高  洁：他跟你说这些事情是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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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呃，这个大概是在 04年，可能是 04年。 

高  洁：2004 年左右？ 

陆先生：当时已经在，就是，在，已经调到司法局去了，之前他在上海劳改局。 

高  洁：嗯。 

陆先生：他跟周志明（吴志明）关系相当…，周志明（吴志明）你知道不知道？ 

高  洁：周志明（吴志明）是江泽民的马前卒。 

陆先生：嗳，江泽民就是…公安局..那个，他还告诉我，就是中央调查组来，就是那一年

他告诉我，当初在上海，就是，共青团市委他们把他包围起来，然后任何人出去

都盯梢什么来，他讲的很仔细，他都知道内幕的事情。 

高  洁：嗯。 

陆先生：所以我相信他们讲的话是真的。 

汪志远：就是现在需要，核实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个试验，这个细节。 

高  洁：但是我们从陆先生描述的这部分当中，从他描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

们系统内的人干坏事，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好，然后呢，有的人呢，已经给自己留

后路了，他们手里有相应的一些证据。 

汪志远：对，那就是说这个毛叔平在当司法局副局长或副书记的时候，在管监狱的犯人的

时候，有人管他要人去做试验，那么现在要核实两件事，一件事是这个犯人是

法轮功吗？第二个，这是哪一年啊，第三个就是做什么试验？ 

陆先生：哦，这个没有讲。 

汪志远：哦，没有讲是吧？ 

陆先生：嗯，是这样的，我纠正一下啊，他当时说送去那个时候他不是做司法局领导，他

是在劳改局当领导，他不是劳改局副局长，就是党委副书记，当时在这个时

候，后来调到司法局去了。 

高  洁：他如果让他签字的话，应该不是党委书记，签字一般是行政官员签字，他应该是

副局长的职位，至少是副局长的职位。 

陆先生：至少…对。 

高  洁：他，他主管这方面的业务，党委书记他不会签这个字。 

陆先生：他，他还说那个，呃，替换犯人，对吧，他说都是中央，都是北京来人啊。 

高  洁：要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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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嗳，要换犯人。他，他亲口讲的。我说，他说里面…他自己都讲。 

高  洁：OK，那刚才那，陆先生又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他所听到的司法系统当中

啊，会用一些人替换出来一些犯罪的人。 

陆先生：对，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亲口跟我讲，我，我当时跟他说，你做这个事情

要小心，他说，我以后到别的部门去做，他后来就，后来我听我姐，嫂子讲，他

就调到司法局当领导去了，他原来在劳改部门。 

高  洁：嗯，所以你当时询问他，你用，把这个真的犯人用别的人替换真的罪犯出，从这

个劳改系统当中出来，不怕犯事吗，他怎么回答？ 

陆先生：当时，我这样问他，我说，你们怎么这么黑，我说，你当，当时你在管这个事

情，以后不会找你麻烦？他说，我自己留好，谁，纸条什么啊，我都留着，我

说，当时他们打电话来，然后，我到时还要那个，我再打电话时候，我说，我自

己留好录音，我说都把事情记下来，避免以后找麻烦。 

高  洁：嗯，所以就是说，呃，有上面的命令，我不得不执行，不是我本意，他想说明自

己…呃…不是…，是被动的。 

陆先生：嗳…，清白的。 

高  洁：OK。还有一个，陆先生刚才在讲的时候，他讲到过，他曾经在无意之中帮助了一

个… 

汪志远：对，这是一个问题。 

高  洁：他在无意之中帮助了一个家庭教会的人，带来一千块美金。 

陆先生：呃，对，就是… 

高  洁：你讲。 

陆先生：是这样，九九年底我回去过年，过年，当时我住的旧金山的三十二街，当时三十

街有个家庭教会，那个有个叫袁太太，岁数比较大，现在没有了。当时她叫我带

到上海去，带封信。她也是上海人，在上海离我们家很近，我们原来不认识，她

传教的时候认识的，呃，她叫我带了一封信，一封信中间她放了一千块钱，她说

有点钱，但多少钱，具体我不知道，我就全把它带回去了，当时带回去的第二天

的晚上，她说，你什么时候在家，我说晚上都在家，我说晚一点好了，她问我几

点钟睡觉，我说我都十一点钟睡觉，她说，那九点多，十点，我说那就十点钟来

好了，因为我刚回去祖国，有同学要来什么的，他们，让他们走。来了以后，他

们来了一个，就是，也是个女同胞，岁数有点大，大概有六十多岁，然后我给钱

给…一封信，信里面有钱，她封好了，我给了她以后，她就走了。当时，她进

来，连进来带出去没有五分钟吧，然后，到了十二点五十分的时候，晚上半夜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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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了，是我们派出所的人来敲门了，敲门以后，就把我弄进去，当时说…，我问

他有什么事情… 

高  洁：弄到哪里？ 

陆先生：弄到上海，上海，那个，那个，我们当时叫永嘉派出所，永嘉路，现在叫天平

派出所，然后，送去以后用吉普车，他们用车子把我弄过去了，然后，弄过去

以后，就…，呃，就问我拿…，因为我当时确实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他说，我们

不会随便抓一个人的，他说叫我老实交代，我讲，他们就拿电警棍搞我… 

高  洁：拿电棍电击你？ 

陆先生：嗳…，电击…电击，然后，两个人都电击我。 

高  洁：就是一九九九年发生的？嗯。 

陆先生：嗳，然后，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后来就跟我明讲了。他说，我好像给他们，就是

说，地下教会输送资金。噢，我就知道一封信的事情。他说，里面有一千块

钱。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把这个人抓住了，知道吧，或者什么，他们盯梢

的。然后，我当时，我当时确实，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钱，我知道，我

如果不知道里面有钱，我就这样讲，我如果说，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也肯定不会

帮他们做，人家也不会随随便便里面放了钱给我，也没写纸条，也没那个…，后

来他说，好，收拾我，又叫我不要在外面声张，以后有什么类似这方面事情，

还要告诉他。其实，我会告诉他们派出所啊？我不是这种人啊。然后我自己亲

身经历过。 

高  洁：嗯哼…，然后，当时你还是拿绿卡，然后，嗯，他们怎么威胁你，说可以让你出

不了国。 

陆先生：哦，当时是这样情况，是他的女婿亲口跟我讲，他的女婿。 

高  洁：谁的女婿？ 

陆先生：就是周清的女婿。 

高  洁：哦，就是当你出了这件事情以后，家里人知道了。 

陆先生：嗳，他们不知道我出这个事情。 

高  洁：哦，他们不知道，之后又有一次。 

陆先生：吃不吃饭…吃饭… 

高  洁：家里人吃饭的时候。 

陆先生：吃饭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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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洁：嗯，周清的女婿，就是你说在国安局工作的这个。 

陆先生：然后，我说，你们里面很厉害，什么人都可以抓，什么人都不要证据，就是这

样，他说，这是小事情，然后，我说，他说的吧，呃，我们这里，有的事情你

不要讲，他目标不要叫我讲他，他丈母娘在搞活摘的事情。 

高  洁：噢…，他也嘱咐你了？ 

陆先生：嗳，这有五六年了，六年有了，六年。 

高  洁：除了你嫂子亲自嘱咐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情。 

陆先生：嗳，我嫂子。 

高  洁：她的姑爷，也就是…。 

陆先生：嗳…，跟我讲。 

高  洁：周清的姑爷也提醒你？ 

陆先生：嗳…，提醒我，他还带点，好像，呃，就是讲的不好听，有点恐吓一样。 

高  洁：噢，带点威胁的意思。 

陆先生：嗳，好像，他是这样讲，他是这样讲，呃，有的人就是拎不清了，就是…，比方

讲我，比方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他说，呃，我们这里不要说把他弄下来，叫美

国政府把他送回来，我说，我就当面就说，不可能的事情，美国人，美国政府绝

对不会做，海关不会做这个事情，他说呢，我脑子这么简单，他说，可以放点

东西，你托运行李回去，他没说我…，假如有人做这种，就是这种不讲信用，

他还说人家不讲信用的事情，他说，给他放点东西，美国政府查到了，就把

他…，就是指毒品了，就把他送回来了。你看他们恶劣不恶劣。所以，我听了

以后，确实心里一震，哦哟，这个事情不能讲，然后，我现在实在是憋不住了，

我要讲，但是，我目前还是希望暂时不要公布我的名字， 

高  洁：嗯…，汪先生，您那边能听见清楚吧？ 

汪志远：嗯，可以听清楚，挺好。 

高  洁：阿，我大概再简单的复述一下，也就是说，国安系统化，上海国安系统的这个人

威胁陆先生，说你太天真了的意思，就是你真傻，嗯，他说，想不让你们到美

国，你们有身份，有美国身份的话，就是那些自己觉得在美国就不得了的这些

人啊，他说，我们，其实都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就可以让美国政府把你们直接

从美国送回来，那陆先生不太…不可思议，说美国怎么可能，海关移民局配合

你们做这样的事，那对方回答说，你的脑袋太简单了，他说，我们，你们总得

托运行李吧，在行李里面给你们放点毒品，放点东西，嗯，放点东西，那，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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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理解，就像类似于毒品这些事情，给你们放点东西，只要美国海关查到

了，他一定会马上给你遣返，所以陆先生听到以后，他非常的震惊，他就知

道，这些国安系统的人，嗯，就是什么坏事都会做，无所不用其极。 

汪志远：嗯，这是一个问题。 

陆先生：然后他讲了，我的就是，帮他丈母娘，就是帮周清丈母娘讲，想堵住我嘴，叫我

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 

高  洁：嗯。 

陆先生：当时那个毛叔平也在，平时他们，他不来的，后来他就不来了，就来了两回，一

次是让我介绍，是因为他们，我哥哥嫂嫂请客，他们吃饭，他们来了，其实他

们也猛地知道我在装修，他说，你装修都是帮医生家里装修，我说，是，是，都

是医生，医院里面的医生，然后他想打听，就是，叫我，通过医生，他说好像

介绍这种，就是，需要器官的人，嗯，介绍到大陆去。 

高  洁：嗯，但是最近这… 

陆先生：嗳，大概有五六年了… 

高  洁：就不让你说了。 

陆先生：嗳，他就把我嘴堵住了，就是，他，他的女婿，呃，来上演这出戏，他有，他的

女儿的吧，他的女儿叫… 

高  洁：周清的女儿。 

陆先生：嗳，周清的女儿叫毛什么，我，名字我一下子叫不出来，她是上海律师协会，

呃，她可是秘书长，她，她姓毛，你们可以…，她也，关于弄法轮功什么事

情，她现在，她说也风声紧了，她意思好像，呃…，意思有这种事情了，以前肯

定有这种事情，因为她也讲，不要把这个事情讲出去，还说，万一知道了，将

来，要去美国玩玩都不可以，她就这样，还这样讲… 

高  洁：噢… 

陆先生：所以，他们做的，我所以很多事情从正面证明他们确实做过，肯定做过这个，

当时没讲活摘，就是，都是，都是活的，当时我没注意，后来就越来越听到，

活摘，活摘，当时，呃，就是加拿大那个医生，就是写那个活摘器…，就是，大

陆，中国活摘器官的事情。 

高  洁：嗯，嗯哼。那，汪志远，你还有什么问题？ 

汪志远：啊，有两个问题啊。 

陆先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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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志远：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毛叔平，就当那个劳改局的副局长，事后有人找他，要

人去试验，这是什么时候，哪一年，他说没说时间？ 

陆先生：噢，这个他，他没说，这个他… 

汪志远：我就是说，他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哪一年？ 

陆先生：噢，也在大概，呃，就在 02年，可能，在 02 年，也都是在 02年左右的事情。 

汪志远：02 年左右？ 

陆先生：嗳，02年左右， 

汪志远：他，那就是，他说没说这个是不是法轮功学员？ 

陆先生：哦，他这个，倒…当时没… 

汪志远：没明确讲，是吧？ 

陆先生：嗳，没…没…，后来，我知道，肯定是从…，他们不是从法轮功学员跟这种…，

这种别的教会的人，就是… 

高  洁：当时，他跟你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作为家里人。 

陆先生：嗳，就是家里人，家里人… 

高  洁： 家里的亲戚无意中谈到了这些事情，啊？ 

陆先生：嗳… 

高  洁：而当时你自己也不知道活摘器官的事儿，所以你没有当回事儿？ 

陆先生：呃，不是，我根本没有当一回事情。 

高  洁：就没有当回事儿，是最近听到媒体啊，报道这些…，你联系起来了。 

陆先生：嗳，对，对… 

高  洁：你就知道这些是真实的。 

汪志远：还有一个，我下面再问一个事情，就是，当时说的，他没有明确讲法轮功学员，

但是，你们是，谈这个话题是在谈了，就是说，呃，这个取，法轮功学员，活取

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事情听后谈的？ 

陆先生：对，对…对，是。 

汪志远：那就是说，谈了他们做手术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器官这个事情以后，就是说，

还有人打电话，找他要人，去做试验，是不是，这样连着说的，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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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对…，他当时，他就是讲，说是法轮功，是后来讲起的，起先，是他在，做这个

事情的时候，他讲做这个事的时候，他倒是，倒确实还没有讲起，那个，说起起

法轮功的事情。 

高  洁：先说的这个要人，他怎么保护自己的事情。 

陆先生：嗳… 

高  洁：后来又谈到了… 

陆先生：嗳…，后来就谈到这个事情。 

汪志远：后来谈到了，呃…，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陆先生：嗳，她姐姐，而且当面我还问她，我当时问过她，我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她

说她原来就是，她说这个实在太恐怖了，她当时就还这样…，她说，这是活

摘，现在，我想这是活摘，当然她恐怖，她一天到晚开刀，她怎么会觉得恐怖

啊？ 

高  洁： 嗯… 

汪志远：对，我现在问的是这样的，刚才谈的这个，呃，这个毛叔平谈人家找他要，呃，

这个人要去做试验，就是谈这个话之前的，是谈了什么，才引起这个话题的。 

陆先生：噢，是当时，我这样讲…，我说的，就是大陆那个，就是这种干部都是贪污，墨

墨黑，上海人讲就是做不好的事情嘛，或者，捞钱什么的，然后，说起这个事

情，他后来说是，呃…，我说你自己要留后路，自己留条后路，嗳，他说我这个

都行，他们原来给我纸条，我都 COPY 啊，什么的，他还自己讲，留后路的事

情，这样才说起来了。 

汪志远：嗯，OK，好…。 

陆先生：他当时是在做劳改局领导，后来调到司法局去了。 

汪志远：嗳，那就是说了这个，呃，去做试验之后， 

陆先生：他，后来，呃，他们说起这个事情，他说嘛，他说，现在好像是风声紧，主要

是，他说是，就是，呃，就是，他就讲，都是部队医院，他说是武警医院，都

是他们在武警医院做的事情。 

高  洁： 这是毛叔平说的吗？ 

陆先生：嗳…，他其实害怕他老婆把这个事情…，我把这个事情捅出来。 

高  洁：嗯。 

汪志远：噢，就是怕你把他老婆做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捅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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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嗳，对，对…，所以他女婿也来了，我知道，这个，我说，毕竟我也六十多岁，

我岁数比他们大，然后，我知道，呃，他们这种…，就是要女婿什么，公安什么

的，来想叫我，来堵住我嘴巴，越是要堵住我，越是我就想起这个政策来，我一

定要把这个事情弄出来， 

汪志远：对，那就是说，实际上看来啊，除了你当时感觉到，他说的这个要人去做试验，

其实也是要的是法轮功学员，对不对吗？ 

陆先生：对，对…，包括，我外甥，叫崔照生，他们，他肯定是送去…，那一天，他亲口

跟我讲了，当时我，我妈妈还活着，我妈妈知道这个，我告诉她这个法轮功都是

好人什么的，你不能…，她说，不管怎么的，你不能把人做这个事情，你可以请

假什么的，他说，嗳，我要吃饭，你又没钱给我，所以我外甥亲口讲了。 

汪志远：嗯，这就是他们是做了… 

陆先生：我外甥他，我可以告诉你，他在上海市，就是徐汇区，叫…，呃，就在美领馆这

个地方的那个，那个警察署里面做协警的，他就… 

汪志远：噢，做协警的。 

陆先生：我要问他地址的，我问他，我说你能不能让我一起去，他就，他很警觉，他说，

呃，因为我是小娘舅，他说，你要问这个事情干什么，你要，是不是对这个事情

感兴趣，嗳，我说，我想知道这个事，你只要给我领到我地址，那什么地方你门

口指给我看，他就，他知道，他也知道后遗症，他就不肯告诉我，他说，唉，你

不要去管这种事情，以后找麻烦，他说，我是，他们叫我送，我就送，他是送的

时候也有警察司机，把他开过… 

高  洁： 把抓到的法轮功学员… 

陆先生：嗳，对，对… 

高  洁：不做任何记录，直接送到上海浦东。 

陆先生：嗳，他亲口跟我讲啊，他说凡是法轮功来，先原来的，进来收拾他，现在不收

拾了，就是好几年之前讲，现在不是…抓来就往那里送，稍微关一关，就往浦

东送，然后，呃，连名字记录都没有，没有记录，当时说起这个钱，我说，你

打算用钱这不麻烦，他说，没有记录，他们给现金，也不做记录，他亲口讲。 

高  洁：那浦东，他是个派出所呢，是个监狱呢，是个什么地方呢，送到浦东什么地方，

不知道？ 

陆先生：嗳，他没讲，他就说肯定不是派出所。 

高  洁：肯定不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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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肯定。 

高  洁：是不是看守所，还是劳改营啊，监狱啊，不知道？也不知道？ 

陆先生：嗳，也不知道。而且，他送了几回了，他告诉我的。 

汪志远：嗯，你这个跟他，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 2002年，是吗？ 

陆先生：不是，我外甥是三年之前讲的，三年。 

高  洁： 2013 年。 

汪志远：噢，三年前，那就是 13年了。 

陆先生：嗳，13年，我外甥就是，他们派出所里人家说有法轮功什么，他们抓了以后就

往那里送，他们是为了钱，确实他们是为钱。 

汪志远：噢，就是，2013 年，他们… 

陆先生：呃，弄了以后就往浦东送。 

汪志远：你外甥还跟你说。 

陆先生：嗳，对，对，对… 

汪志远：他跟你说，说现在抓了法轮功学员，不登记就直接送浦东了，他是为了钱去做这

件事儿。 

陆先生：嗳，对，总体是这样，但是，过程不是这样，过程他们先送去，他，我刚才讲

的，这个过程是送去，送去以后吗，他，呃，那个，就是，他们可以拿到钱，然

后，我就问他，我很关心这个事情的，我说你浦东什么地方，我说你弄过几

次…，他说，一年总归有至少好几回，我说，你…那个地方你认识吧。他说，

我认识啊，他说，我以前坐的车子我怎么不认识啊，我说，你是跟我一起去，我

想知道那个地…，他相当敏感，他说，你不要去，你还说我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我劝他不要做，他反而，他说，你就是当心留后遗症，还说我留后遗症，他就…

没告诉我。 

汪志远：嗯… 

陆先生：没告诉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中事情，我妈妈也劝他

不要做这个事情。 

高  洁：这时候是 2013年，啊？ 

汪志远：嗳，当时我妈妈已经…已经 100岁，我妈妈脑子很清楚了，叫他不要做这种事，

她说，说他专门做这种缺德事情。因为他喝了酒以后，的吧，就专门讲这种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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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洁：噢，她还讲，喝了酒还讲这些事。 

陆先生：嗳，他专门讲，他还讲，派出所里面作伪证，叫他作伪证。 

高  洁：哦… 

陆先生：他比方讲啊，我先讲其他话题了，他们派出所里坏到什么程度哦，比方他们为了

结这个案子，一个犯人进来了，要结这个案子，然后结这个案子吗，因为要叫

他…叫他写下来，或者有这个录音吧，或者什么事情，然后要尽快结这个案子，

但这个，他们进来的人，呃…，后面抓进来的人做证人，所谓的证人，就是抓到

别的地方上犯小错误的人，或者赌博啊，什么外地人啊什么，抓进来，弄进来以

后就跟他说，你等会儿进去，就说是出来听到…，他讲什么，就是跟这个案情有

关的事情，好，叫他出来，他出来作证，具体就让我外甥跟他们新抓进来的人

讲，你跟他进去以后，然后你说是，他说过什么，他做过什么，他讲给你听了，

然后出来就把这个案结了，然后他们可以拿好几千块钱，但是，我外甥拿不到

好多钱，就详细都，问了很详细的，我外甥，到最后，就是，呃，我讲的是，

呃，最后一次，我问他…就是，我问他地址的时候，他以后再也不跟我讲这个事

情了。 

高  洁：他跟你讲，他们也知道派出所做的很多坏事。 

陆先生：对，对… 

高  洁：他也参与了，他不认为自己是主要的，他也是，为了钱，做点事。 

陆先生：嗳，嗳… 

高  洁：哦，跟你讲了这么一段黑暗的事情。 

陆先生：是。 

高  洁：逼的，呃，不是逼的，就是引诱，或者是安排，后抓进来那个人给前面那个人作

伪证。 

陆先生：对，对…，作伪证。 

高  洁：把前面的人做实了他的罪证。 

陆先生：嗳，他们目的是拿奖金，就是这个，我外甥亲口啊。 

高  洁：哎，嗯，真黑暗啊。 

陆先生：因为我当时，就是…三年之前，我每年都回去一趟，每年都跟我讲，讲派出所里

的事情，当时我们关系还蛮好，但是，自从讲了这个事情，我说，至少要找你们

算账啊，我这样讲，他原来…，因为我们家都反对他，因为他也不是好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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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赌博，样样来，把房子都赌掉了，你看，他们流氓，坏蛋和坏蛋在一

起。 

高  洁：汪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询问的吗？ 

汪志远：嗯，我想基本清楚了，很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给我们提供这些情况，你做的

这件事情是非常正义的事情，你要知道，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你做这个事情是

多么的，这个…，有意义，将来你会知道，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人类

历史上，这是一件最邪恶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过的邪恶，在这个事情还没有揭开

之前，这个，还在黑暗中，你就站出来了，把这个事讲出来了，在人类历史上，

你这一生中是非常光辉的一页。 

陆先生：谢谢，这是应该的。 

汪志远：而且呢，所有在这之前，噢，能协助我们呢，噢，这个追查黑暗的人，都是历史

的功臣，所有在这之前，参与这次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器官的，这是人类的

历史上的罪人，而且这个罪过啊，是叫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啊，比二战纳粹

战犯还要邪恶的罪，这将受到全人类的审判。还有第二点，我再跟你说一下，就

是这件事情那，正在曝光，呃，参与迫害的这个阵营已经开始瓦解了，呃，所以

啊，我现在再给你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啊，其实上，应该告诉你这个亲

戚，嗳，他们现在啊，参与的这件事情，终究是跑不了的，杀人害命啊，杀人偿

命，你知道吧。 

陆先生：嗯。 

汪志远：而且杀的是这些无辜的，啊… 

陆先生：嗯。 

汪志远：修炼法轮功的，也就是就是杀的这些无辜的修佛的这些弟子，这是从人类的法律

上来讲，这是犯了极刑、犯了最大的罪过，从道义上来讲，这也是犯了最大的

罪，他们啊，在将来一旦这些事情彻底曝光的时候，全面追究的时候，他们就没

有机会挽回了，就只有认罪伏法。在这件事情还没有最后曝光的时候，他们站出

来，把事实揭露出来，他们就有可能，得到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就可能对

他们这个罪过减轻，或者是赎罪。甚至于，如果做的好，还可能立功，但如果这

个事情一旦曝光以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陆先生：嗯，对。 

汪志远：到那个时候，从上到下都开始坦白交代了，那他这个小兵小民，啊，这个…，下

面的，小小的这个凶手啊，只有认罪伏法，现在还没有曝光之前，是他们唯一的

机会。所以，你应该告诉他们，赶紧站出来，或者把他已经留下的证据，他不是

说了吗？人家给他的纸条啊，打的电话，纸条留下来，电话他有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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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先生：他，他留下来了。但他不会给我，他不会…。 

汪志远：这些事情啊，现在赶紧，我告诉你，这些事情赶紧通过安全渠道向追查国际举

报，向我们举报，这样的话，我们到时候，我们追查国际是专门追查搜集这方面

罪证的，专门为国际法庭提供证据的，到时候，我们会为他作证，啊，那这样的

话，他就可以立功赎罪了。 

陆先生：对，对… 

汪志远：她只是做杀人的这其中一部分，做手术这一部分，或者是，他劳教局的人，

他…，那这个过程中，其他人还知道这个细节，人家就会坦白交代，交代以后自

然要把他揭出来，所以他自己不讲，别人也会讲，只不过他就失去了一个立功赎

罪的机会，你要讲清楚，这个事情啊，终究要曝光，嗳，你听明白了吧。 

陆先生：嗳，我听懂了， 

汪志远：所以你现在不赶紧揭露，不赶紧出来报告，那就完了，所以，你现在告诉他，他

有其中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赶紧以旅游签证到海外来，直接来找我，啊，直

接来跟我们这个追查国际来汇报，这是最好的，把他那些证据都拿上，赶紧出

来。 

陆先生：对，对…。 

汪志远：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那，就是啊，他跟我们电话联系，啊，我们可以录音，

把这个事情延期分享出来，第三种呢，就是他可以到我们，通过一个翻墙软件，

到我们追查国际的网站上，我们追查国际的网站，噢，就在右侧的有一个举报信

箱，这个举报信箱里面，你就可以把文字、声音都可以投进去，这个录像、文

件，噢，都可以投进去。也可以在那里面投上话，就是跟我们要联系，他告诉我

们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可以给他打电话过去，啊，这是第三种方式。 

陆先生：好，好，好，行，行，行… 

汪志远：第二个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为他保密，噢，他这些，就是安全方面的问题，你

包括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直接和这个美国的海关啊，政府啊，可以打交道，把这

个情况也可以跟他们反应，可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帮助。 

陆先生：毛叔平是个很重要的人，确实他很重要。因为他当时啊，我要补充一下，他当时

就是知道越来越，那个问题严重性是吧，他，讲得不好，他也蛮…，讲的好听叫

聪明，讲得不好听叫狡猾，他就从那个劳改局部门调到司法局去了。他有…他有

一圈子的人的，他们，太厉害了。噢，刚才你说的事情，我会通过我嫂子，我跟

他讲这个事情的厉害性，跟她趁早讲。 

汪志远：你这样，你现在就告诉你嫂子，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呢，把他们真正就洗刷掉了，

你说你留下那些证据也没有用，到时候全面追究，所有的杀人犯都要受惩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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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当年的纳粹战犯一样，包括那个门卫，噢，那 85岁了都抓起来判刑，所有的

有人命案的，那当时都，都是上绞刑架，嗳，当时绞刑或者枪毙，你想想看，活

活生生的，人家还喊着法轮大法好，她把人家杀了，你说这样的罪行能跑得了

吗？跑不了！一个是做手术时那些护士啊、麻醉师啊，还有给她抓着送这个法轮

功学员的警察啊，这些人都是证人，他们不可能不说。 

陆先生：都是武警，他们在武警部队。 

高  洁：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汪志远：而且你这个嫂子也不可能把这些人的口都灭了，对不对，不可能。人家那些人，

到时为了保他自己都要讲的。 

汪志远：所以这个就是说，她要不讲，别人也会讲，就看谁抓住这个机会。 

陆先生：好，好，好，我知道， 

汪志远：你想想嘛，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你说这个，这个事情，这么大的历史事件谁能

捂得住，盖得住… 

陆先生：毛叔平知道事情很多很多… 

汪志远：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现任当权者习近平他们，也不可能为江泽民背这个黑

锅， 

陆先生：好，我知道了。 

汪志远：对，暂时可以不公布你的这个身份，你就抓紧去做这些事情。 

陆先生：知道，知道，这是大事情。 

汪志远：我告诉你，陆先生，你去做这件事情，你真的是立了一大功。 

陆先生：知道，知道，我不是说是要立功，就是，我要揭发他们，那个证据，交给国际法

庭审判他们。 

高  洁：其实，陆先生，你这样做，是真正救了他们，他能在这个时候当一个污点证人的

话，他可以减轻他的罪过，否则的话，他们全部被钉到耻辱柱上，他既然有那种

聪明，去给自己留下一个证据保护自己，那你现在要把这个证据，他哪怕匿名，

他把这个事情放到这，将来说那个证据是我的，他就能连起来了，证明他在立功

赎罪，他良心上受谴责了，但是，如果他现在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他留的这些证

据更做实了，你也是杀人链中的一个环节，你一样有罪，他只有把这些东西现在

拿出来才有意义。 

陆先生：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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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洁：所以你跟他讲，啊，你说你别说名字，先把这个先放到那儿，先弄到国外，你先

举报了，你不说名字，That’s OK，可是，你在给你自己留了一条未来的生路，

但是他真有那个勇气，像你一样的话，那是另当别论了，看他如何了，所以我觉

得… 

高  洁：对，所以说，等于说你还帮了这些亲人一下，他有一天，他会感谢你，如果没有

这样的机会，他的生命永远、永远就被钉到耻辱柱上了，真是这样，呃，那个，

汪先生，你看不到陆先生，陆先生满面红光的啊，一瞅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一

瞅就是那种很，很光明，很正直，有正义感的人，对。 

汪志远：我跟你说，陆先生，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陆先生： 应该，应该的… 

汪志远：这个人的一生中啊，这真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陆先生：谢谢你们，这应该，应该做。我以前就是向我外甥要地址，我目的就是弄证据，

也想提供给你们， 

汪志远：好，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陆先生： 好，我会尽力， 

高  洁：那行，汪先生，谢谢你，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们联系就好了。 

汪志远：好。 

陆先生：好，好，谢谢你！汪先生，身体保重啊，好。 

汪志远：好，好，再见！ 

高  洁：好再见！ 

 


